
早几年，陈引驰花费了很多精

力编写了系列的普及型文化读物，

比如《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诗》《你

应该熟读的中国古文》等。

“我们希望做成这样一本书，可

以置于孩子的床头，放在客厅的茶

几上，装进旅行途中的背包里，可以

在春日的午后，写作业的间隙，通勤

的公车和地铁里，翻开来读几页，一

整天都会感到生动明亮。”陈引驰这

三本书的导言中这么写道：“之后，

孩子和初学者们才可能去亲近和理

解黄钟大吕与泣血哀歌。”

陈引驰把这个称之为“观

澜”。陈引驰希望，“第一次看海”

留下的美好印象，能够内化为现代

中国人最基本的传统素养和文化

认同。陈引驰选诗文，有三个基本

想法：其一，要美，读诗文的过程就

是体会、汲取文字之美；其二是要

古今沟通，基本感情、价值观念与

今天能吻合；其三就是少而精，一

本足够。

“你应该熟读”系列之后，陈引

驰近年又主编了中华书局版的“中

华经典通识”系列丛书，邀约对相关

的传统经典有精深研究的学者，以

深入浅出的笔法向读者大众介绍传

统经典及其所传载的传统文化内蕴

的精华。一年多以来已出版了两辑

十种，其中他自己所撰写的《庄子通

识》颇得《庄子》研究大家陈鼓应教

授的赏誉，不久前他来复旦大学参

加学术会议，特意约陈引驰见面，赠

以最新的论文集《道家哲学主干

说》。目前后续的一辑也正在编辑

刊行过程中。

陈引驰在一家书店做活动，有

个8岁的小孩，问了他一个全场最

大的问题：道家和儒家到底有什么

区别？之后，在一次谈“我的读书经

验”的活动中，陈引驰有见到了这个

孩子。小孩又问陈引驰：为什么你

在讲座中提到，要真正了解道家，不

仅要读老子和庄子的书，还要读《管

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

等书？这个孩子给陈引驰留下了非

常深刻的印象，这让陈教授看到了，

今天社会是有非常大的了解中华经

典的需求的。

“如今，经典教学在传统教育中

越来越突出，这看起来像是个新趋

势，其实是个旧传统，古往今来，中

华文化的传统都是强调阅读经典

的，但是，阅读经典需要有个导读

人，可以带领读者由浅入深，一步步

去阅读和认识这些经典。否则，很

多经典读起来是有障碍的，也不一

定能读懂。我恰好认识不少学界的

朋友，他们对中华经典各有专攻，他

们中的有些人，原本就在做一些经

典普及的工作。这也是我们的社会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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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进中国价值和世界眼光的交融

陈引驰笑说自己如今也“很

卷”，忙得不可开交。2022年中，

一纸任命，陈引驰走马上任复旦

大学图书馆馆长。十年前，2012

年，也是三月份，陈引驰参与组建

了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家研究中

心，任副主任，2020年开始担任中

心的主任。这些岗位，都需要陈

引驰拥有宽阔的视野。用陈引驰

的话来说，因为传统文化，也是当

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我们

要努力促进中国价值和世界眼光

的交融”。

1980年，少年陈引驰就读于华

师大二附中。当时师大二附中的

英语老师课堂上全程用英语教学；

曾经的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都有

海外留学经验，有一回，物理老师

在简捷明了地讲完课程内容之后，

觉得“没什么可说”了，便拿出了一

本英语原版的《科学家的故事》说：

“该教的都教给你们了，你们英语

好，谁上来读一下。”初中时，陈引

驰一度非常喜欢俄罗斯文学，从诗

人普希金一路读下来，到文学评论

家别林斯基这儿，转而溯源爱上德

国古典哲学，自己读了黑格尔的

《小逻辑》等艰涩难懂的书。在当

时爱读书的同学们自行组织的学

生文学与学术社团“惊鸿社”里，古

今中外的文史哲学，都有热烈的偏

好者，开阔视野的意识，大约那时

就开始萌发起来了，进入大学之

后，更有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在眼

前延展。再后来，陈引驰的硕士导

师是陈允吉教授，博士是跟着顾易

生教授念的。陈引驰回忆：两位老

师都鼓励博览多识，从来不屑于言

及功利地读书、撰文。

2016年，陈引驰以复旦大学中

文系主任的身份去德国访学，去到

了图宾根大学黑格尔与谢林、荷尔

德林曾一起居住的学生楼，走在黑

格尔任教过的海德堡大学中，时光

瞬时穿越。那些和同学们高谈阔

论，一知半解地耽读德国古典哲学

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如今，陈引驰的博士生常常感

叹老师对上到先秦诸子，下至近代

学术，旁及东西方文学、哲学、宗

教、历史等诸般议题的通晓。这背

后是早年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的学

习和研读，如今方能给予学生跨界

的洞见与指导。他以自身的实践

向学生们证明，文史哲类的研究不

应受到学科分野的限制，交融汇

通，要有全球视野，才能感受到学

术世界纷繁多彩的魅力。

陈
引
驰
的
两
个
世
界

即便“馆长”“主任”事务性工作繁忙，对

于陈引驰来说，最要紧的，还是做好学问，当

好老师。1993年，初登大学讲台的陈引驰，以

同为大学教师的父母为榜样，详尽地写下各

门课程的讲义，此后仍不断删改、调整；至今，

多次开设的课程，每学期的讲稿通常能达到

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近

教师的本分。

什么是“师道”，陈引驰答，授业解惑之

外，好的老师更像是学生的守护者，最大化地

引发着对爱、自我、价值、精神、心灵领域的探

寻、理解。陈引驰的研究领域很广，中国古代

文学、道家思想与文学、中古佛教文学、古典

诗学、海外汉学等，都有涉猎。虽然有很多学

术构想，但作为导师，陈引驰从不强行为学生

安排研究课题，也不会为学生设定好绳墨陈

规，而是依造个人不同的禀赋、爱好与追求，

施以援助，帮助他们走向最适合自己的发展

方向。一个普通人在世界中应当如何自处？

世俗的成功是要追求，但也不能因此丧失自

我。学术的研究虽然有其独立自足的价值追

求，但多少也该对个体的生活和生命有所助

益。陈引驰说，自己研究老庄和道家，最初只

是出于学术兴趣，并无太多与生命体验的联

系，但久而久之，最终还是对自己有意想不到

的潜在影响，比如可能不断促使自己从更开

阔、包容和多元的立场来看待所处的生活境

况以及各色人事。

能走上学者的道路，陈引驰自认为在于

对多元而交错的时代及其中的人物和文化的

兴趣，对文化的精神传统希望能有通贯的认

识。“真正的经典是处在始终不断的诠释之中

的。”陈引驰教授在所著的《庄子讲义》的结

尾，写下了这句话。学术的世界辽远广阔，犹

如陈引驰早年出版的一本文学评论集的书名

《彼岸与此境》，虽然人在此境，但依然能时时

遥望彼岸。

◆ 沈琦华

3 经典依然需要当代的诠释

与陈引驰约在复旦大学光华楼的办公室。作为古代文学专家，他似乎同时生活在两个世
界里，一个是兼具全球眼光的学术世界，另一个则是饱含责任感的当下社会。
陈引驰一边埋头修补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块块青花碎片，一边秉持着真诚与承诺，努

力传播着中国文化，教大家如何在心中孕育起一缕祥和的气韵，知所适从，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在一次迎接新生的讲演上，陈引驰分享了“有长久意义的价值”：关怀现实，开拓学术，兼容

自由。“在我们未来有限的人生当中，我相信这些价值是不会变的”，陈引驰说。

1 带孩子们“观澜”的意义

■ 摄影 吴冰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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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陈引驰 复旦大学中文

系教授、中华文明国际研究

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

馆长，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著有《庄学文

艺观研究》《庄子讲义》《中古

文学与佛教》等多种，译有

《唐代变文》、《中国中世纪的

终结》等，主编“中华经典通

识”系列丛书。


